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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群体看港人的身份认同言说

———以张婉婷电影为例

李晓昀

电影《秋天的童话》剧照＊

边缘群体，“常常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其特点
是缺乏群体认同感，不认为自己真正归属于哪个文

化群体，……面对不同群体的角色规范，边缘人往
往无所适从，从而引发内心矛盾，导致身份的不确

定，并形成独特的人格类型。”［1］“边缘”意味着与
“中心”相对，边缘群体常常有着被“中心”或者“主
流”边缘化的外在经历或者内在心理，处于一种在
于而不属于的境地。
这种境地正暗暗契合了由于地理、政治、历史

等因素而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的香港的处境。正
如李焯桃为 1988 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
《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所写的序言所说:“香港偏
偏是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上一代来说，香

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

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
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 历史) 更为

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
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2］

正因为边缘群体与港人身份认同上的边缘感

的相似性，香港电影对其便有着独特的展现。而香
港女性导演张婉婷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个

案。
张婉婷毕业于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后赴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1981 年又到美国纽
约大学攻读电影硕士。作为一名拥有跨文化背景
的导演，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及香

* 【作者简介】李晓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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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本土文化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巧妙的融会贯通。

在充斥着剑啸江湖、兄弟义气及轻松无厘头的香江
影坛，张婉婷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用温婉细致的

笔触探索着香港的历史与记忆，记载着港人对于身

份认同形而上的思考。特别是其不断漂泊的人生
阅历，更是港人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因而她对于

边缘群体与港人身份认同的关系便尤为敏感，其监

制、编剧和导演的众多影片，均关注到飘泊的移民
群体以及民间的社会底层群体等边缘群体。边缘
化的处境，让边缘群体对于自身身份的确立产生困

惑，而远离“中心”的境地又较少受到政治与经济
的压力，使他们可以有更大限度的自由。

一、移民群体

香港一向被视为“借来的时空”，其地理、历
史、政治及文化等因素造就的东西方双重边缘性使
得香港成为了一座“‘经典的移民城市’与‘飘泊离
散者和家乡之间的交汇处’”［3］: 人们不断从香港
移民到海外，又不断从其它地区移民到香港，却从

未有过片刻的安定与归属感。然而，“移民”这个
本身即带有边缘性的群体，其身份更是有着暧昧难

辨的复合性，他既涵盖了移民的背景文化，又包括

了移民的当下融入，更指向了移民的未来发展，因

而，移民的身份认同更加的矛盾、含混与杂糅。

正是由于自身四处求学的飘泊经历，使得张婉

婷成为了移民生活的亲历者。因而，她能够触碰到
移民这个边缘群体在身份建构中所经历的尴尬、孤
独、困顿，但她并不只是展现这种边缘状态下的痛
苦与无奈、冷酷与无声，她亦是在展现移民群体的
努力与拼搏、诚挚与感性。处在边缘状态下的移民
群体正契合了港人在身份认同中所体现的边缘感，

“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蕴含上呈现出无国无家的漂
泊意识”［4］，以及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清醒认识与自
由意识。

之所以会创作包括《非法移民》《秋天的童
话》《八两金》这三部影片的“移民三部曲”，张婉婷
曾谈到说，其构想“始于 1983 年在纽约攻读电影硕
士期间，当时正值中英双方为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

判，在海外念书的吾等一些在殖民地长大的香港学

生，开始对这个陌生的祖国关注起来，努力去补习

中国的历史，追寻自己早已遗忘的根。”［5］

的确如此，1984 年 12 月中英政府签署了《关
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声明，中国政府将
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就是
从那一刻起，香港民众便陷入“回归”的焦虑与恐
慌之中，这即是所谓的“九七症候”。“九七”作为
一个含有政治和文化寓意的特定历史时刻，给港人

的精神生活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眷恋、不舍、恐惧、

迷惘等多种情愫纷至沓来，移民风潮也在此时与日

俱增。而张婉婷此时创作的“移民三部曲”虽未特
意提及这份胶着却也与此暗暗相合，表现了港人在

时空边缘下的惶恐与迷离。
“移民三部曲”第一部《非法移民》以纪实手法
反映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生活及情感状态。偷渡
到美国在工厂做杂工的青年张君秋被美国移民局

逮捕后，面临着失业和驱逐出境的困境，他选择了

花钱假结婚的方法来获得居留权。为了支付偷渡
费及假结婚的酬金，张君秋每日拼命干活，并在假

结婚过程中与女主角李雪红萌生了真感情，然而两

人在商定正式结婚日期之时，却遭遇偷渡头目的追

杀，最终雪红替君秋挡枪而身亡。《非法移民》真
实地表现了美国移民生活的种种艰辛和磨难，其结

局之悲也体现了边缘状态下身份得不到认同的危

机感。

相较于《非法移民》，“移民三部曲”第二部《秋
天的童话》多了几分温馨浪漫，多了几分情深意
切。原打算赴纽约留学与男友重聚的台湾女孩珍
妮，到了机场见到的却是在唐人街餐馆打工的远方

亲戚“船头尺”。刚到陌生的环境便遭遇感情变故
的珍妮无比失落，而船头尺虽然沉迷赌场却重情重

义，他帮助珍妮走出伤痛并为她戒酒戒赌，这两个

地位悬殊的天涯异客日渐相互倾心，却因为彼此都

意识到门户不当而理智且隐忍地回避了这段感情。
《秋天的童话》用细腻唯美的笔调描绘了移民群体
的情感状态，又不止于此，它更深入地开掘了边缘

群体在异国他乡为了确立身份地位及情感归宿所

做的努力。
“移民三部曲”第三部《八两金》，则不再是描
写移民在异国的生活状态，而将移民带回故土，描

写鸟倦知返的游子返回乡下的乡土情怀。偷渡美
国长达 16 年的主人公“细猴”虽生活拮据，但为了
衣锦还乡向美国的朋友借了八两金饰回到乡下，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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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与童年时的死对头“乌嘴婆”相遇进而引发出两
人之间早已隐藏的爱恋之情。然而，他们重逢的时
间是错误的，男主人公回到了故乡，女主人公却又

要乘花船远去他乡，这也正是表明了移民群体的流

动性———循环不止的漂泊，一代又一代的边缘感，

正如结尾男主人公爬上山坡所望到的满目疮痍，他

仍然处于深深的身份危机之中。

无论是希望通过假结婚来获得居留权的非法

偷渡者，还是只身赴纽约求学的台湾女孩，或是好

赌却重情义的唐人街混混，亦或是借金还乡探亲的

大陆客，他们都是西方社会的边缘族群，在社会地

位、经济分配以及文化光谱中处于多重的边缘位
置，繁华喧闹的西方城市生活与移民作为“他者”

客居异地的生存之艰形成鲜明对比，也突显了移民

作为边缘群体获得个人身份认同之艰难。而这些
身处异地、远离家国的移民本身就是香港的飘泊和
边缘意象的表露。

与此同时，正如萨义德所说: “因为流亡者同
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

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

方式来看事情，……比较能不止看事物的现状，而
能看出前因。”［6］移民群体的边缘化处境，给了他
们自由清醒而又陌生化的视角，使他们的眼光更宽

广，性格更丰富，正如张婉婷自己对于移民群体的

看法:“由于没有身份，语言及生活习惯又有异于
西方，致使他们虽然旅美十多年，仍然无法溶入西

方社会，……他们的背景复杂，过了半生颠沛流离
的日子，可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比起我们这些在

温室里长大的学生，更为乐观、豁达，……他们在吊
儿郎当的外表背后，蕴藏着惊人的斗志，顽强的生

命力，出奇的幽默感及看破世情的自嘲!”［7］

二、底层群体

底层群体作为一个失语失势的群体，他们也一

直游离于主流之外。底层群体既包括社会中经济
不占优势的草根群体，也包括文化上与主流格格不

入的非主流群体等。正因他们皆不被主流所关注，

他们往往行为超出社会一般准则，自身的生活方式

和精神状态也具有了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也许安

于日常生活在其中自得其乐，也许心怀梦想在试图

被主流文化圈所容纳，总之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边

缘地位也与香港的境况相像，正是因为边缘化的社

会地位让港人更明确了独立的生活态度。

一直以来，由于贫富不均、社会分层现象的存
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长期边缘状态致使了平
民草根群体的产生，并成为一种真实而数量庞大的

存在。他们虽常常因边缘的社会地位而饱受主流
群体的更边缘化，失去主动的话语资源，因此在自

身身份的认同上存在困惑性，却也在沧海桑田之中

拥有了一份独立而达观的生活态度。

张婉婷监制并参与编剧的《岁月神偷》，正是
对香港社会底层群体生活面貌的原生态呈现。
《岁月神偷》的背景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香港，故事
以修鞋为生的罗氏一家四口为主，古香古色的弄

堂，低矮紧凑的楼房，他们可谓是香港社会底层的

草根群体，草根的边缘性给他们带来岁月的诡谲与

人生的困顿，可只要抱定自己独立的态度便会看到

生活的“双影霓虹”。

父辈罗氏二兄弟随父母举家来港，兄弟俩一个

开理发店，一个开皮鞋店，不仅生意上是从头到脚

相互协作，生活上更是互帮互助相互扶持; 正直勤

劳的罗记鞋行老板与能说会道的“侠盗罗太太”，

夫妻俩一个修鞋，一个卖鞋，虽生活清贫却也乐观

从容;而青春勃发的罗进一与倔强天真的罗进二，

兄弟俩一个上进，一个顽皮，虽然会有吵闹却也在

关键时刻体现出血浓于水的兄弟情义。他们是社
会底层最为普通的一家代表，却也将最为真实的人

间烟火味展示出来。他们在香港这个高速运转、中
西合璧的城市中渺小无依，身份很难得到认可，然

而却在底层演绎出最为动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人生无常———台风袭击、进一罹癌、家徒四壁———

罗父一直以“最重要的是包住顶”作为自己和家人
的信念，而罗母也一直说着，“做人，总要信! 信是
做人的最基础! 信，则立!”边缘的社会底层处境
让他们困惑，让他们艰辛，却也让他们明白，抱定自

己独立的态度也会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风
生水起。

而张婉婷的《北京乐与路》则是将目光聚焦到
这样一群处于城市文化边缘的地下摇滚群体。

香港出生、美国长大的创作乐手 Michael，因一
次意外伤人事故滞留北京，遇上了北漂追梦的摇滚

乐手平路与充满真性情的舞女杨颖。三个背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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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青年，在北京这座纷繁奇妙的城市结缘，

并为了各自心中不同的梦想而一起搭上了去乡村

走穴的大篷车。影片表现了摇滚乐手们迷离斑驳、
激荡不安却又真实感性的生存体验，有追寻有困

惑，有压抑有反叛，有愤怒亦有温情。
摇滚，这种西方外来的非主流音乐形式，在其

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代表着多元性、反叛性、独
立性和自由性，这正与香港的处境暗暗契合。《北
京乐与路》中的平路，作为一个从外地来北京追寻
音乐梦想的摇滚乐手，一直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奔走于北京大小唱片公司，期待有一天能发行自己

的唱片，被主流音乐圈所认可。然而，现实对于他
们这些文化底层群体终究是残酷的，他们只能混迹

于摇滚酒吧、边远乡村，最后平路嘶吼着骑摩托车
撞翻到玉米堆之中，摇滚的痛快氛围下只剩虚无，

摇滚乐手的呐喊久久在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回荡。
这些文化底层的摇滚乐手，虽然一直按照自己

的生活态度与主流游离的生活，但在他们冷漠的外

表下仍然有着内心的焦虑与彷徨。以非主流的姿
态去追求主流文化的认可，这本身即带有困惑性，

而摇滚乐手在寻求唱片公司认可的过程，也即是港

人在边缘化境地追寻个人身份认同的过程。当然，
也正是非主流的处境给了这群文化底层的摇滚乐

手创作的灵感，其中的摇滚音乐《国际歌》、《光的
深处》、《回忆之前，忘记之后》、《晚安北京》等，都
宣泄和抒发了那些怀揣梦想的青年人的情绪，是旺

盛生命力的体现，而这也即是港人在边缘化境地所

获得的自由发展的代表。

结语

香港这个百余年来一直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外的社会，一直处于传统文化赓

续绵延与现代都市快速发展的对抗中。“作为国
际大都市，香港成为两个世界( 中国与西方) 之间

一块含混的边缘地带，其双重被看———西方世界眼

中的东方奇观、中国大众眼中近在咫尺的西方标
本———的镜像效应，成为香港文化身份自我指认的
双重设限，并造成不断的自我边缘化。”［8］这种由
空间、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造成的边缘化自然
给港人带来了身份建构上的边缘化。香港女性导
演张婉婷用其中西兼容的视角，敏锐地找到了边缘

群体这个与港人边缘感暗合的角度，希冀用影像来

呈现出边缘感给港人在个人身份认同上所产生的

影响:一方面，边缘化给港人身份建构带来了不确

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迷茫和惶惑; 另一方面，边缘

化又给香港提供了一个更为独立清醒、自由宽泛、
丰富包容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空间，这既让香港的

本土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又让港人在身份定位上趋

于自我认同。
以边缘群体为例，港人身份认定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问题上，张婉婷用其作为女性导演的温婉和细

致，创作出一部部典型生动又内涵丰富的个案，是

香江影坛上一次次独具代表的显影和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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